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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广泛收集的文献资料, 结合作者近年来从
事多毛纲动物研究所积累经验, 综述了中国海多毛
纲动物研究现状, 旨在分析和总结其中所存在问题, 
推动中国海此门类研究。分析结果显示, 中国海多毛
纲动物研究多集中在分类学领域, 在此基础上其他
领域研究也陆续开展; 综合研究水平和国际相关研
究对比, 尚存差距。迄今为止, 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共
报道 57科, 仅有不到一半的科(约 24科)有过较为系
统的分类学研究, 大多数科的研究仅停留在种类零
星记录水平。浮游多毛类研究较底栖种类更为薄弱, 
已有报道数量较少。多毛类分类学研究的薄弱直接

影响到海洋生态学和其他相关研究。已有的生态学

研究中所记录的种类存在一定数量同物异名和异物

同名现象, 甚至某些水域中所记录的优势种均属错
误鉴定结果。根据国内研究现状,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
海多毛类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近岸种类的系统鉴定 ; 
据此基础, 高级分类阶元之间亲缘关系、地理分布特
点等基础研究以及多毛类在海洋环境污染中的指示

作用、经济种类养殖推广等应用型研究也应是学科

发展趋势和未来研究重点。 

1  多毛纲动物简介和研究意义 

多 毛 纲 (Polychaeta) 隶 属 于 环 节 动 物 门
(Annelida), 其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, 高于同门另外
两纲(寡毛纲和蛭纲)。其中, 海水种类较多, 咸淡水
和淡水种类较少。多毛类营浮游生活, 成体底栖(极
少数科种类终身浮游)。多毛类动物在中国近海沿岸
水域极其常见, 其成体是海洋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
四大类群之一(多毛类、甲壳类、贝类、棘皮动物)。
在野外大型底栖动物采样时, 几乎每个潮间带或潮

下带站点均可以采集到此类动物; 且其物种多样性
和栖息密度往往远高于其他无脊椎动物类群, 部分
站位中种类数可占到样品总种类数 60%。  

多毛类动物是近海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, 
而且在长期进化过程中, 它们产生了形形色色适应
于不同环境的形态特征和生活史策略。因此, 研究该
类群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

重要内容。其次, 多毛类是一群古老生物, 幼体浮游
期较短 , 成体多底栖生活且活动和扩散能力很弱 , 
所以也是探讨生物地理亲缘关系的合适材料。另外, 
从多毛类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网所处位置来看, 多
毛类位于地球生命金字塔底部。多毛类摄取底质中

的营养物质, 同时也为鱼虾等海洋经济动物提供了
丰富饵料, 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起到承上启下
的关键作用。开展多毛类动物研究和发展我国海洋

渔业密切相关[1]。近年来, 在一些环境遭受严重破坏
的水域内, 如密集养殖水域、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口, 
底栖甲壳类、贝类等因缺氧已难觅踪影, 而多毛类尚
能维持一定的物种多样性和栖息密度。其中部分种

类, 如小头虫(Capitella capitata Fabricius, 1780)、毛
轮 沙 蚕 (Ophryotrocha puerilis Claparède & 
Metschnikov, 1869) 、 枫 香 树 奇 异 稚 齿 虫

(Paraprionospio coora Wilson, 1990)、白腺缨鳃虫
(Laonome albicingillum Hsieh, 1995)等却能大量繁殖, 
因此可以把这些特殊种类种群的数量变动情况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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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别海洋污染程度的指标[2-4]。此外, 在漫长的地质
演变中所形成的多毛虫管化石的沉积物, 可以作为
寻找天然氧和石油的一种依据[1]。 

2  研究现状 

2.1  中国海研究现状 
2.1.1  分类学研究 

中国海多毛类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学方

面。虽然该类群动物在我国近岸海域较为常见, 但和
中国海其他常见海洋无脊椎动物门类(甲壳动物、软
体动物、棘皮动物)相比, 多毛纲动物的分类学研究
进展较为缓慢。究其原因, 可能是由于多毛类动物多
营底内生活、大部分个体较小且与人类直接接触不

多、多数种类经济价值不高以及鉴定工作繁琐等因

素所致。 
中国海多毛纲分类学研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9

世纪。早期研究主要是少数国外学者针对中国近岸

采集标本所作的零星记录 , 多为沙蚕科种类。如
Grube[5]报道了采自我国广东省的中华疣吻沙蚕

Tylorrhynchus chinensis, Chamberlin[6]记录了采自广

东省稻田可食用的中华沙蚕 Chinonereis edestus 
Chamberlin, 1924。中国海多毛类动物分类学研究真
正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, 高哲生[7]发表了“青岛近
岸之多毛目环节动物”。此后,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伴
随着一系列海洋生物调查逐步开展。其中较为重要

的海洋生物调查包括 1958~1959 年的中国近海海洋
普查、1959~1962年北部湾调查、1975~1976年东海
大陆架综合海洋调查、1980~1985年全国海岸带和滩
涂综合资源调查、1989~1993 年全国海岛调查、
1980~1982 年和 1985~1987 年中美合作对长江和黄
河的河口水下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进行的联合调查

和近年来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(即 908
专项)等。在此期间, 中国海多毛类种类陆续被整理
和报道, 并发表了一定数量新的物种。从具体研究内
容来看 , 沙蚕目和叶须虫目研究地较为透彻 , 此两
目种类已以中国动物志(无脊椎动物, 第九卷、第三
十三卷)形式发表[1, 8]。从研究海域来看, 黄渤海底栖
样品采集量较大, 分类学研究相应地较为深入。 

20世纪 90年代以前, 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
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。此时, 中国海多毛类动物分
类学研究始终有一支稳定、且数量可观的分类学人

才队伍作保障。期间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, 和国外

同行专家也有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。而此时大多数

国家和中国类似, 均将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重点
放在沿岸水域种类的准确记述上。总体来看, 建国后
至 20世纪 90年代, 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保持着
较高水平, 和国外相关研究之间差距也不是很大。
1995 年世界多毛类动物研究大会在青岛的召开标志
着中国学者在世界多毛类研究舞台上的重要地位。 

此后十多年间 , 由于诸多客观原因 , 加上对分
类学研究普遍重视不够的大环境, 中国海多毛类分
类学研究队伍逐渐萎缩。虽然研究工作不断发展, 但
进展缓慢。近年来, 现状仍无明显好转, 直接面临着
几乎没有一个全职工作者从事多毛类分类学研究的

局面。三年一度的世界多毛类研究大会代表了当今

多毛类研究的最高水平, 而在这样的学术会议上鲜
有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身影。 

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约 10 年的时间里, 是国
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迅速发展时期。而中国海相关

研究在此时期内未有充分发展, 实际上拉大了与其
他国家间差距。以中国海邻近海域为例, 至 21 世纪
初, 日本水域和俄罗斯近岸水域所分布的多毛类种
类已有较为系统记录, 常见种类组成清晰明了。此两
处水域和中国海同属西北太平洋, 特别是日本海域, 
其多毛类种类组成和中国海相似性很高, 很多模式
产地为上述两处水域的种类近年来在中国海也陆续

被发现。相对而言, 根据中国海为模式产地发表的新
种则较少。 

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有非常多的工作

亟待开展。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应有约

60 科, 1000余种。然而, 仅有数量不到一半的科(24
科)有过较为系统的种类记述, 大多数科的种类仅有
零星记录, 如竹节虫科、小头虫科等, 部分科属的分
类学研究基本属于空白。杨德渐等[3]曾对中国近海多

毛类种类做过总结, 是如今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
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。其中共记录 356种, 后续研究
显示尚需做进一步增补。此外, 近年来分类学研究表
明, 已有中国沿岸多毛类种类记录中存在一定数量
的错误鉴定, 甚至是一些种群数量很高的优势种。如
本文作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反复比对检查标本 , 
认定以前我国文献记录的海稚虫科奇异稚齿虫属中

奇异稚齿虫 Paraprionospio pinnata (Ehlers, 1901)实
际包括 3 种, 即扭鳃奇异稚齿虫 Paraprionospio in-
aequibranchia (Caullery, 1914)、枫香树奇异稚齿虫
Paraprionospio coora Wilson, 1990和冠奇异稚齿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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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aprionospio cristata Zhou et al., 2008。其中冠奇异
稚齿虫为一新种, 扭鳃奇异稚齿虫和枫香树奇异稚
齿虫在中国海属首次记录。枫香树奇异稚齿虫主要

分布于黄海, 其分布南界为 121°30′E, 34°30′N, 扭鳃
奇异稚齿虫分布于南海 , 其分布北界为 114°00′E, 
21°45′N, 冠奇异稚齿虫分布区域较广, 从长江口到
南海的沿岸水域均有分布。奇异稚齿虫是分布在智

利、南加利福尼亚、西墨西哥(可能还有安哥拉)的种, 
在我国海域未见分布[9]。又如, 我国北方近岸极其常
见但长期被记录为鳞腹钩虫 Scolelepis (Scolelepis) 
squamata (Müller, 1806)(海稚虫科)的标本经重新鉴
定 , 已确定为一个新种 , 即红纹腹钩虫 Scolelepis 
(Scolelepis) daphoinos Zhou et al., 2009; 鳞腹钩虫分
布于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水域, 在我国海域未见
分布[10]。类似这样例子还有一些[11-14], 在此不一一列
举。上述问题说明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需

要更为科学系统的深入, 不仅要依靠已有研究基础, 
更需要扎实有效、创新性的工作。 

近年来海洋生物调查采样频率较高, 除国家海
洋调查专项外 , 海洋生态学研究 , 特别是底栖生态
学研究也会大量采样 ; 此外 , 每年大量的海洋工程
建设环境评价项目也会采集到大量的海洋底栖生物

标本。由于多毛纲动物是大型底栖生物中习见种类, 
因此其样品的采集数量非常可观。这些都为中国海

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础 , 然而 , 在
相当多的研究中, 多毛类标本的鉴定仅是为了满足
具体项目(非分类学研究项目)需要 , 很少真正地应
用到分类学研究中来。而且多数标本鉴定后并没有

规范保藏 , 造成了样品不可恢复的破坏 , 也是对人
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。 

目前国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多将成体标本作为

研究材料。实际上,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应包括另一重
要部分, 即浮游多毛类。包括生殖期浮游(群浮或起
浮)多毛类、多毛类幼体和终生营浮游生活种类(盘首
蚕、眼蚕、浮蚕和盲蚕等少数几科)。多毛类幼体处
于高速发育阶段 , 形态学特征变化快 , 种类鉴定十
分困难, 需要以室内的连续培养观察作为基础。成体
浮游多毛类样品固定时容易变形, 生殖期个体形态
特征特殊, 这些情况均会造成分类学性状难以观察, 
给分类学研究带来很大困难。我国关于多毛类幼体

的分类学研究开展较少, 大多数从事多毛类分类学
工作的学者并未在此领域进行深入研究, 仅有少数
研究成果见诸报道[15-20]。多毛类幼体鉴定时往往笼

统地归为浮游动物大类中。 
在传统分类学研究基础上, 少数学者对多毛纲

中某些科属间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, 如吴宝铃等[18]

利用支序分析方法探究浮游多毛类眼蚕科九属之间

系统演化关系, 韩洁等[21]综述了多毛纲动物系统学

研究进展。 
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, 国内少数

学者将分子证据引入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中。如利用

特定片段序列结构(如 18S rDNA和 COI)来揭示种间
遗传距离, 利用延长因子 la 的编码基因(EF-1a), 线
粒体编码基因 16S rDNA 以及其他核基因(组蛋白
H3,U 2s nRNA, 28S rDNA)等序列来探讨系统发生关
系[22]。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引入丰富了多毛类分类学

研究手段, 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果。但应该注意, 
分子生物学技术仅是解决分类学问题手段之一, 应
以形态学研究结果为基础和佐证。大部分多毛类种

类间形态差异明显, 分类学特征稳定、实用。对于这
些种类的甄别 , 传统形态学研究方法可以胜任 , 而
且更为便捷、奏效。而对于形态学特征非常相似、

传统分类方法难以解决的种类复合体或疑难种类研

究, 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作为重要辅助手段进行尝
试。 
2.1.2  生理生态研究 

作为海洋底栖生物习见类群, 关于多毛类动物
分布格局、优势种生态学特点等文章较多。从采样

海区来看, 覆盖了黄渤海、东海、南海各大海区; 从
生境来看 , 既有特定海域潮间带多毛类分布特征 , 
也有潮下带栖息状况[23-35]。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

富了多毛类生物学知识, 也是分类学、动物区系发生
和系统学研究的重要参考。 

多毛类是海洋污损生物重要组成部分, 部分学
者据此特性开展研究。如王建军[36]记述黄渤海污损

生物 43种, 严岩等[37]记录南海北部近海污损生物 48
种。此外, 关于多毛类生理学研究, 也已有一定数量
的报道, 主要集中在沙蚕科种类上。如丘建文等[38]

研究光周期对搓稚虫生长和生殖的调节, 石小平、赵
清良[39]研究了数种典型生态因子对双齿围沙蚕早期

生活史的影响, 朱明远等[40]研究沙蚕科性信息素的

种间作用, 杨宇等[41]研究多齿围沙蚕群浮特性和温

度之间关系, 朱明远等[42]报道了温度和月相对多齿

围沙蚕群浮的诱导作用, 周一兵、王宏[43]研究大连湾

双齿围沙蚕卵子生成周期和温度、光照时间的关系。

唐森铭等[44]针对典型海洋污染物对多毛类动物影响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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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多毛类环节动物对柴油污染效应的模拟生态研

究。 
2.1.3  多毛纲经济种类养殖 

多毛类多为高蛋白食品 , 部分种类 , 如疣吻沙
蚕, 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60%以上; 维生素 B1 也特别
丰富, 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。因此, 养殖和围捕有一
定的经济价值。多毛纲动物中做为采捕与养殖对象

的多为沙蚕科中个体较大的种类, 如多齿围沙蚕、双
齿围沙蚕、疣吻沙蚕等。吴宝铃、丘建文[45]评估了

青岛多齿围沙蚕的生产量。部分学者撰文综述沙蚕

或其中部分种类的育苗技术、养殖方式及其利用开

发现状[46-49]。 

2.2  世界其他典型水域研究现状 
中国海属西北太平洋水域, 此区域内的多毛类

研究现状呈现出明显不均匀性。日本海及其邻近海

域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开展地最为透彻。至 20世纪末
期, 该水域内分布的常见多毛类种类已系统整理并
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发表 [50-54]。此外, 俄罗斯水域
(鄂霍次克海、白令海)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也有较高水
平 , 部分科属已有深入研究 , 特别是该水域内浮游
多毛类分类学研究, 水平较高。 

东太平洋和西大西洋是多毛类分类学研究较为

深入水域。此海域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历史悠久, 又
经过许多学者数十年来不间断的持续研究, 已成为
国际公认的学科先锋。由于研究人数较多, 部分学者
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个科或几个科。如美国学者 N. J. 
Maciolek 专门针对美国沿岸, 特别是北大西洋水域
海稚虫科进行深入研究 , 详细整理了种类 , 且发表
相当数量新种和新纪录种 [55-62] 。 

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也是多毛类研究水平较高区

域之一, 分类学领域一直活跃着相当多数量的学者, 
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[63-66]。 

在形态学研究基础上, 多毛纲动物系统学[67-68]、

解剖学[69-70]、生物学[71-72]、分子生物学[73-74]等研究

也受到广泛关注。 

3 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中应注意问题 

3.1  需要特别注意的分类性状 

传统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中使用性状主要包

括: 口前叶(prostomium)、围口节(peristomium)、触
手(antenna)、触须(palp)、项器(nuchal organ)、疣足

(parapodium) 、 食 道 (stomodaeum) 、 循 环 系 统
(circulation)、刚毛(chaeta)和分节器官的结构及其分
布特点等。这些经典性状有很强科学性, 且实用合
理。而部分较少受关注的性状在多毛类种类鉴定时

也应引起重视。(1)变形刚毛: 变形刚毛特征是多毛
类种类鉴定重要性状之一。该特征包括变形刚毛形

状、数量、起始位置等。变形刚毛形状十分多样化, 如
巾钩刚毛(单齿、双齿、三齿、多齿等)、足刺状刚毛、
矛状刚毛、刷状刚毛等。然而在实际鉴定过程中, 由
于变形刚毛较小 , 需要取下疣足 , 制成临时水装片
后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, 过程较为繁琐 , 很多鉴定
中根本不观察刚毛这一重要性状 , 因此 , 极易造成
错误鉴定。观察变形刚毛这一性状应先将整个标本

放在体视显微镜下面, 初步观察疣足背叶和腹叶有
无变形刚毛 , 确定变形刚毛起始位置 , 记录变形刚
毛数量, 观察大体形状。然后再取出典型疣足, 制成
临时水装片在显微镜下观察详细特征, 以常见的巾
钩刚毛为例 , 观察巾钩刚毛包括多少小齿 , 有无开
放的巾, 巾钩弯曲程度等。同一种类不同个体标本均
需要仔细检查 , 记录好变形刚毛数量 , 不同地理种
群样品之间变形刚毛数量变化范围可能存在一定差

异。(2)腹褶形状和数量: 以往多毛类种类鉴定时多
注重背褶的形状和数量 , 而腹褶由于着生在腹面 , 
且大多数多毛类种类无腹褶, 故此结构往往容易引
起忽视。而本文作者在多毛类分类学研究时发现, 腹
褶形状、有无可作为一个稳定、实用的分类学性状, 
以作者已发表的 2 个新种为例 , 即冠奇异稚齿虫
Paraprionospio cristata Zhou et al., 2008和太平洋稚
齿虫 Prionospio pacifica Zhou & Li, 2009, 前者第 9、
10 节上存在明显腹褶, 后者第 9 刚节上有明显腹褶, 
且此类腹褶结构不论在大小个体上均明显存在[9, 75]。 
(3)体表色素: 酒精固定的标本中色素细胞容易破裂, 
因此大部分酒精固定的标本均是灰白色。然而实际

上 , 许多多毛类种类活体体表色素细胞十分多样 , 
往往很鲜艳 , 应是种间重要差别之一 , 只是在固定
标本中难以观察。然而部分色素细胞可以保持很长

时间, 如黄海潮间带和潮下带浅水区广泛分布的红
纹腹钩虫 Scolelepis (Scolelepis) daphoinos Zhou et al., 
2009 区别于同属其他种类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口前
叶后缘、体前部背面、体前部疣足之间均有明显的

斑块状红纹 , 红纹特征也是此种命名时的主要依  
据[10]。可以预测, 在其他种类固定标本中, 也可能遇
到类似情况。(4)触手结构: 触手在标本采集、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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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容易脱落, 故观察固定标本时很难看到触手
结构, 已有种类形态学描述时也少有触手特征描述。
但随着分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, 形态学描述应包括
的性状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, 结构也越来越精细。触
手做为多毛类捕食的重要工具, 其形态学特点应是
种间差别的重要体现, 这部分内容应包含到常规形
态学描述中去。国外已有专门针对触手结构研究, 进
而从中发现数个稳定分类学性状的例子[76]。 

3.2  分类学研究所需设备 
传统分类学研究主要根据外部形态特征和部分

解剖结构, 这些结构多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。所需设
备虽然比较简单, 但对显微镜和体视显微镜的质量
要求很高。多毛类标本由于采集后多用酒精或甲醛

固定, 经常造成蜷缩, 因此在观察头部、疣足及体表
结构时往往比较困难, 需要有一定实验操作技巧和
较好的耐心。分类学研究属基础研究, 难有数额较大
的基金支持, 而一台质量上乘的显微镜则价格不菲。
因此, 观察设备往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种类鉴
定工作。根据实际经验, 作者认为体视显微镜的质量
在多毛类鉴定中最为重要, 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显微
镜。因为体视显微镜多用来观察标本整体, 立体效果
非常重要 , 对显微镜景深要求较高 , 否则观察标本
时极易造成只有一个平面清晰而其他平面异常模糊

的局面。而显微镜多观察水装片, 所有样品均在同一
平面上, 大部分显微镜均可胜任。体视显微镜外接绘
图仪也非常重要, 因为观察过程中可能随时要对重
要性状进行描图, 做好原始观察记录, 以供比对。分
类学论文发表时也需要有手绘线条图, 线条图往往
比照片, 甚至是扫描电镜图片更能反应分类学特征, 
也因此更受国内外同行专家青睐。 

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也是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手

段, 虽然扫描电镜没有线条图便捷、直观, 但其优点
同样明显, 特别是针对非常精细的结构。多毛类中有
相当多结构观察时需要借助扫描电子显微镜, 常见
的如鳃、触手和变形刚毛等细微结构。随着分类学

研究的深入 , 鳃上诸多显微结构 , 如鳃小片形状、
纤毛结构等逐渐被观察描述, 并被认为是可靠稳定
的分类学性状。触手也是如此, 有无触手鞘以及触
手基部是否着生纤毛等也被认为是重要性状。这些

精细结构的描述和表现由于体视显微镜放大倍数

不够 , 线条图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, 须辅以电子显微
镜照片。 

3.3  多毛类分类学人才培养 
解决中国海现行多毛类研究中所存在问题须从

多方面努力,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培养更
多此类研究人才。多毛类分类学研究是海洋生物学

研究的重要内容, 应受到重视。种类鉴定工作也应由
训练有素的分类学工作者来进行。现在很多研究或

调查中的种类鉴定往往是大量沿用已有文献记录来

解决 , 很少有作者原始研究 , 错误鉴定记录往往因
此传播很大范围, 以讹传讹。近年来, 海洋出版社和
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《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》

和《中国海洋生物名录》[77-78], 这些专著汇总已有分
类学资料, 可以方便相关研究人员引用, 意义重大。
但在出版此类专著同时, 也需要大量基于原始数据
的分类学研究论文, 后者作用同样明显。 

在多毛类研究基础较好国家, 部分学者往往是
毕其一生精力于某一个科或某几个科研究。可以想

象, 这种模式下的研究结果才更为科学和深入。实际
上, 由于多毛类种类繁多, 形态学变化较大, 某一个
人或几个人想把整个多毛类进行透彻的分类学研究

非常困难, 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思考。 

4  展望 

多毛纲动物在中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

性不言而喻, 但目前对此重要类群的研究远远不够, 
许多方面研究十分薄弱, 某些方面更是空白。因此, 
中国海多毛类研究的空间巨大。出现上述问题重要

原因之一在于从事多毛类研究的学者太少, 而少数
学者不可能同时开展多方面的工作。因此, 解决上述
问题根本在于相关研究人才培养, 只有研究队伍的
壮大, 问题才能有望得到解决。 

4.1  分类学研究 
在所有多毛纲动物研究中, 分类学研究应是基

础 , 分类学研究不仅是分类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, 也
可为其他研究, 如生态学研究、生理研究提供坚实的
基础。目前国内已有的生态学研究中所记录种类存

在相当数量同物异名、异物同名等现象, 甚至某些生
态特点较为典型水域中所记录的优势种均属错误鉴

定结果。种类鉴定工作是分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, 不
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按图索骥, 这首先因为
多毛类种类多样性很高, 形态变异性较大。其次, 多
毛类鉴定特征非常繁杂。一个典型种类鉴定需要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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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 20 余个性状, 且部分性状观察时操作十分困难。
如矶沙蚕科某些种类鉴定时, 除了观察口前叶、围口
节形状、巾钩刚毛结构等较为常见的性状外, 还需要
对样品口器进行进一步的解剖观察, 确定其齿式结
构。另外, 部分性状的观察需要长时间经验的积累; 
否则, 仅对照参考资料上文字描述和绘制的线条图
很难进行准确把握, 如多鳞虫科中不同口前叶形状
的区分(背鳞虫型、栖鳞虫形、哈鳞虫形等)、竹节虫
科不同类型头板和肛板结构等。此外, 由于中国海多
毛类研究起步较晚 , 基础较为薄弱 , 分类学研究时
可供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匮乏; 且部分记录种类仅
是在生态学文章或调查报告中出现, 并无详细的形
态学特征描述和据典型特征所绘制的线条图, 这些
记录在实际种类鉴定中也很难引用。 

中国海多毛类研究依然有很多任务亟待完成。

仅是中国近岸常见种类的准确记录, 便需要大量工
作。根据作者近年来从事多毛类分类学工作实际经

验和国内研究现状 , 可以预测 , 要清晰记录中国近
岸水域分布多毛类种类至少需要 20 年或更长的   
时间。 

4.2  多毛纲高级分类阶元亲缘关系分析 
中国海沿岸水域所分布多毛类种类的厘定是今

后一段时间内多毛类研究的重点, 然而随着分类学
研究的深入。多毛纲高级分类单元间、及其和邻近

无脊椎门类如须腕动物、腕足动物等之间亲缘关系

研究也是多毛类研究重要组成部分, 这对于了解无
脊椎动物的系统进化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, 是
未来关注重点。此外, 新方法、新技术和新理论应更
多、更广泛地补充到传统分类学研究工作中。 

4.3  其他方面的研究 
在分类学研究基础上, 应广泛开展包括区系、形

态、生态、生殖、生活史、地理分布、虫管化石和

系统发生等方面全面而系统研究。目前, 多毛纲的养
殖种类多集中在沙蚕科的部分种类中 , 实际上 , 随
着研究的深入 , 应该可以挖掘到更多的养殖品种 , 
如矶沙蚕目中许多种类个体较大, 应有一定的开发
潜力。总之, 此方面研究的空间应该十分巨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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